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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《纸项链》是一部反映改革开放初期年轻人生活和爱情的长篇小说。
小说的主人公张石是成长在混乱的岁月失足青年，他吊儿郎当，打架斗殴，最后因故意伤人判刑入狱
。
但这个“混世魔王”却深深地爱着漂亮的女孩赵娜，对赵娜的爱支撑着他孤独苦闷的日子。
出狱后，张石与赵娜结婚，适逢政府鼓励发展个体经济，两人经营起摊档，当起了“个体户”，过着
富足而甜蜜的生活。
然而，好景不长，赵娜让人无法理解地离家出走，张石重新陷入落寞颓废之中，直到他得到赵娜的死
讯，原来，赵娜身患绝症，不忍心看着爱的人痛苦。
赵娜留下的，是张石在狱中用香烟盒的锡箔纸为她做的一根纸项链，和对他最深的爱。
　　小说真实地反映了社会转型期一部分青年人的茫然的心态，也表现了这些人内心深处的爱和对爱
的渴望，是一部值得玩味的有价值的小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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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　　于宁，著名作家，笔名潮吧，男，1965年3月生，青岛市作家协会会员。
曾混迹于黑道，后幡然醒悟，以自己的经历和感悟创作。
曾经出版长篇小说《决不饶恕》《混世》《乱世》《现世》《老少爷们儿拿起枪》《誓不低头》《铁
血江湖》《黑商天下》《草莽》《荡寇》《道可道》系列三部曲《编号0911--我的囚徒生涯》《暗权
力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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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引  子　　1983年我十八岁。
那时的空气很清新，天空悠远而宁静。
　　那年夏天的某个午后，我在我家院子前面的空地上跟几个伙伴踢球，球在我的脚下飞起来，越过
围墙，不见了。
　　大家正在用“石头、剪刀、布”决定由谁去找球的时候，我的身边突然站了一个身穿白衬衫，漂
亮得令人窒息的女孩。
　　她把球递给我，不说话，直直地盯着我，目光清澈。
　　我从未见过这个女孩，她的眼睛又大又亮，长长的睫毛一闪一闪，像燕子的翅膀。
　　我记不起来她是怎么走的，只记得她走后，留在我的周围一团温软的风，风里有一股淡淡的茉莉
花香。
　　愣怔片刻，我把球砸向墙角，飞身越过围墙--脚还没落地，我就看见那个女孩站在马路对面的那
幢黄色楼房下，微笑着看我。
　　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手攥着，呼吸也变得不畅。
　　她跑开了，马尾辫甩动，像一面黑色的旗。
　　我扫视那幢黄得让我眼晕的楼房，希望她能够在哪个窗口出现，我怀疑这个女孩就住在那幢楼里
。
　　眼前的一扇扇窗户平静依旧⋯⋯就在我摇摇头想要离开的时候，三楼最南边的窗户打开了，那个
女孩站在窗前，笑容灿烂。
　　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，我用手指着她，放肆地喊：“喂--你叫什么名字？
”　　女孩叉叉腰，一仰头：“我叫赵娜！
”　　窗户关了。
我能感觉到，自己的心脏被窗扇狠狠地挤了一下。
　　第一章 老街那些人　　打从记事起，我家住的这一带就没怎么变化过，十八岁那年，马路对面忽
然多了一幢黄色的楼房，楼顶的电视天线特别多，像连成一片的鸟窝。
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小哥儿对住在楼里的人很是嫉妒，以为里面住的全是“资产阶级寄生虫”。
　　嫉妒归嫉妒，小哥儿们对住在楼里的人还是很友好。
我们称这幢楼为小黄楼，大有羡慕和怜爱的意思。
　　这个地方叫做老街，属于这座城市里的贫民窟。
　　听老辈人讲，民国初年，这里是一片坟地，到处都是荆棘和茅草。
　　因为在这里盖房没人管，所以，城里拉洋车的穷哥们儿就聚到这儿来了。
拉洋车的兄弟有的是力气，铲除荆棘和茅草，用废砖、乱石垒起了一片简易房。
为出行方便，他们在两片房子中间留了一条很宽的路，这大概就是老街的雏形了。
后来，挑担子捎脚的哥们儿来了，沿街剃头的“待诏”们来了，卖大炕的窑姐儿也来了⋯⋯从此，这
条街就有了不凡的历史。
虽经年流转，但遗风使然，街上依旧出产顽劣子弟和浮浪女子，他们使老街这个地方在人们的闲谈中
声名远扬。
　　我爷爷说，他在这里垒起属于自己的房子时，老街东边有一条宽阔的、两岸长满芦苇的河。
　　现在，那条河成了故事，就像老街两旁的柳树一样，不知什么时候没了踪影。
　　那个夏天的午后，我被人点了穴似的站在那条河的旧址--小黄楼的对面，呆望一个女孩家的窗户
。
　　那个午后，在小黄楼下的阴凉儿里，在几辆东倒西歪的自行车旁，有几帮人在下棋、打牌。
　　下棋的人里有个腿短身子长、满脸横肉的中年人，他叫王老八。
大人们说，“文革”的时候，王老八是老街一霸，谁的反都敢造，自己还给自己起了一个外号--八爷
。
他下得一手好象棋，性格也很江湖，可惜现在他蔫得像一株被霜打过的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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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牌的人里有个胖乎乎、满脸麻子的年轻人，我们喊他三哥。
因为他总爱冲过路的姑娘们发出怪怪的咳嗽，所以比我年纪大的人都叫他“色蛋”。
他的手很巧，只用车床就可以做出一把能装六发子弹的手枪来。
在一旁“看眼儿”的人里就比较有货色了，外号“斜眼儿”的兰爱国就是这帮人里的一个牛角儿，因
为眼睛有毛病，他看人的时候总是歪着脑袋。
这家伙脾气好，整天被一群老青年大小伙儿骂着、贬着、使唤着，依然乐乐呵呵。
　　我爷爷去年去世的时候，我跟人打架受了伤，躺在医院里。
　　我爸爸哭得没了力气，我哥哥在劳教所里关着，我妈没办法就去找兰爱国，兰爱国带着我妈去找
王老八。
王老八没有说话，挥挥手让我妈走，回头拖着一架板车去了我家。
后来我爸爸对我说，你八叔混账归混账，其实是个好人呢，他帮我“发付”你爷爷。
　　尽管我有些感激王老八，可是心里还是不爽，他扒过我爷爷亲手盖起来的房子。
　　记得那年我爷爷在堂屋的桌子上摆了一个我家祖先的牌位，王老八带着一帮抓搞迷信的人来了⋯
⋯　　我哥哥有一阵子跟王老八相处得很好，像一根尾巴似的跟在他的后面到处晃悠。
　　后来我哥哥长成了一个壮实的小伙子，王老八就成了我哥哥的尾巴。
　　再后来王老八就蔫了--我哥哥砍残废了他扒我家房子的那只手。
　　我这里正心驰神往地张望赵娜家的窗户，麻脸三哥看见我了，一个烟头弹了过来：“老二，瞎看
什么看？
”　　我刚回了一下头，兰爱国就踩着地雷似的暴叫起来：“好家伙！
大家快看，是不是铁子出来了？
”　　一个光着膀子、满胳膊青色文身的汉子从一辆自行车上下来，把车子朝兰爱国一丢，抱着膀子
往三哥的麻脸上看。
　　下棋的、打牌的、“看眼儿”的全都安静下来，听到枪响的兔子一般，　　齐刷刷地瞅向文身汉
子。
　　文身汉子将捆在裤腰上的汗衫抽下来，冲三哥一挥：“你，来一下。
”　　三哥的脸刷地黄了，弹簧似的跳起来，战战兢兢地跟在文身汉子身后，进了对面的一条胡同。
　　不多时候，胡同里传出三哥杀猪般的惨叫：“铁哥饶命，我不敢啦！
　　铁哥，饶了兄弟啊--”　　文身汉子名叫张铁，他是我的亲哥哥。
　　这一天，我哥刚从劳教所里出来；这一年，他二十四岁，一身虎威，霸气十足。
　　此刻，我哥站在胡同深处的一抹阳光里，背后的一堆青灰色瓦砾衬托得他犹如一座铁塔。
　　三哥一身血污，歪躺在我哥的脚下，嘴里不住地念叨：“铁哥饶命，铁哥饶命⋯⋯”　　我哥踹
他一脚，朝走过来的兰爱国一摆头：“打十斤散啤酒过来。
”转身进了另一条胡同。
　　兰爱国把自行车推给我，弯腰拉起了三哥：“还不赶紧走，等着做棺材肉？
”　　三哥爬起来，冲开看热闹的人群，吱溜一声不见了。
兰爱国咧着嘴抽气。
“嚯，还是那个脾气⋯⋯”转向我，笑了，“我说的是咱哥，哈，他还是那个脾气哎。
”　　我哥的身子在胡同口一横：“老二，把车子给扬扬送过去。
”　　兰爱国悄声说：“扬扬在广场卖袜子。
”回头尖叫：“老铁，十斤散啤能够吗？
要不要咱们来它一罐？
”　　我哥已经不见了，声音从胡同口那端传了过来：“就一罐！
”　　林志扬在广场滑旱冰似的出溜：“南来的、北往的，日本、美国、英国的，路过的不要错过，
放血处理进口袜子啦！
”　　我支下车子，“嗨”了一声，林志扬摇着一串袜子晃了过来：“见着咱哥了？
”　　我点了点头：“是你去接的他？
”　　“不是我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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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林志扬用袜子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，“谁知道他今天到期？
减了三个月呢。
”　　“他不先回家，过来找你干什么？
”　　“担心你呢。
他说你在家闲了好几个月了，应该找点儿事情做，他想让你摆摊卖袜子⋯⋯”觉察到这小子又要啰嗦
，我没等他把话说完，转身就走。
　　路过小黄楼，我的心莫名地又抽了一下。
　　这座楼在我的眼里太高了，仰脸望去，黄色的墙面上刷满了红色标语，“支持个体经济，保障劳
动就业”，“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”，“搞活市场交易，保障人民供给”⋯⋯哈，到底
是改革开放了，现在政府支持待业青年干个体户呢。
　　前年我哥在街上卖糖炒栗子，我爸爸还说，别搞这些了，这叫“资本主义小尾巴”，当心抓你进
去坐牢。
　　楼下的阴凉地没人了，地上一片狼藉，风吹过，几片碎纸轻飘飘地滚向远处。
　　刚拐进我家的那条胡同，我就听见了兰爱国的粗门大嗓：“老铁，你回来就好啦，横扫全老街，
不叨叨！
”　　我听见“嘭”的一声响，好像是兰爱国躺倒了，估计是被我哥给踹的。
我妈坐在大门口的门槛上，捧着一只盛满啤酒的饭碗，歪着头看我哥。
　　我哥坐在院子中央摆着的一张饭桌前，手里捏着一块蘸了蒜泥的猪头肉，饭桌对面坐着我爸爸。
　　兰爱国躺在地上哼唧：“铁子，你是不是三天不打人就活不了啦？
”我站在门口咳嗽了一声，我爸爸冲我招手：“过来坐下。
你哥回来了，　　听他跟你说说道理，省得你整天在外面胡混。
”　　我妈搁下酒碗，目光柔和地瞅着我和我哥，一下一下地摩挲大腿：“⋯⋯俩坏种，一个比一个
混账。
”　　我哥丢了猪头肉，斜着眼睛看我。
我躲开我哥的目光，看兰爱国。
　　兰爱国爬起来，蹲到我妈身边，把饭碗拿过来，边从啤酒罐里倒酒边朝我哼唧：“老二，听咱哥
的话吧，跟着扬扬去卖袜子。
现在这个形势干什么活儿都不丢人，政府支持咱社会青年干自己的，这叫个体户，光荣，有本事的人
才干个体户呢。
看看我吧，现在哥哥我连班儿都不上了，装病在家干自己的。
上个月我算了算，光卖西瓜就挣了一百多块，顶上班俩月的。
”　　见我不说话，我爸爸说：“老二你别觉得做小买卖抹不开面子，当年你爷爷从乡下出来，什么
活儿也不嫌弃，该拉洋车就拉洋车，该扫大街就扫大街。
后来他上了年纪，闲不住，得空就去打扫厕所⋯⋯”“老爷子你别扯那么远啊，”我哥打断我爸爸的
话，轻轻捏了我的手一下，口气不容置疑，“就这么定了。
回头我陪你去找扬扬，货先赊他的，以后赚了钱再还他。
来，喝酒吧。
”　　我知道我拗不过我哥，横一下脖子，说：“你不用陪我去，一会儿他就该来了。
”　　兰爱国夸张地瞪大了眼睛：“嘁！
谁不明白他的意思？
帮他姐姐‘搭茬儿’呢。
他姐姐是个破鞋，他这是想⋯⋯”　　我妈烫着似的叫了一声：“小兰你胡说些什么？
”　　我哥摸着头皮，莫名其妙地笑。
　　兰爱国冲天翻了一串白眼：“扬扬这是找靠山来了。
正好啊铁子哥，你刚出来，没什么经济来源，让他支援支援你。
”　　我哥挥手让兰爱国闭嘴，皱皱眉头，问我：“刚才在小黄楼那边你在踅摸什么？
是不是又想找茬儿打架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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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　　我的脸一热，喝口酒掩饰道：“我一个同学住在那儿。
”兰爱国眯着眼睛坏笑：“是女同学吧？
”　　我爸爸接口道：“他们不是老街的，是中化三公司的，都是些当官儿的，人家瞧不起咱们呢。
”　　兰爱国在桌面上“嘭”地顿了一下酒碗：“一帮子外来户还瞧不起咱们？
什么当官儿的？
都是些工厂里的破官儿，到了咱们老街这边不好使！
老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看上了三楼的那个小妞儿？
有什么呀，那个小妞儿瘦得跟鱼刺似的，还不如林宝宝⋯⋯”他嘿嘿笑着摸了一把脸：“老铁，说实
话，宝宝那模样配你还真的不委屈，水灵灵的，一掐一兜水儿。
啧啧，那身条，那屁股蛋儿⋯⋯”　　我爸爸瞥我哥一眼，站起来，把自己的那碗酒干了，抓起搭在
墙头上的衣服，摇晃着出了门。
　　我哥过去搀起了我妈：“妈你也进屋歇着吧，一会儿我过去陪你说话。
”　　我妈刚进屋，兰爱国的脖子就被我哥掐住了：“当着老人的面，说话规矩点儿！
”　　兰爱国翻着白眼辩解：“我那不是‘刺挠刺挠’咱家老二嘛⋯⋯”　　我哥松开掐着兰爱国脖
子的手，向我瞪眼：“老斜说的是那么回事儿吗？
”　　我豁出去了，猛地吐了一口气：“他说对了，我就是看上了小黄楼里的那个妞儿！
”　　我哥的眼睛瞪出了血丝：“你长大了？
”　　我与他对视：“你在我这么大的时候也这样。
”　　我哥的目光慢慢往回收：“我跟林宝宝的事情你不明白，我那时候的情况跟你现在是两码事儿
。
”　　我不想反驳他，鼓着腮帮子不说话。
我哥垂下眼皮，摇摇头，捏着猪头肉进了里屋。
　　兰爱国吐一下舌头，耷拉着脸说：“你哥刚出来，你就跟他拧着，将来有你的好看。
”　　见我不吭声，兰爱国笑道：“他这是为你好。
你小小年纪，要钱没有，要人你像个小流氓，还净想好事儿⋯⋯嘁。
”　　我跟着笑了，他说得很对，那时的我剃着光头，嘴唇时常粘着一个没有过滤嘴的烟头，歪头斜
眼，一副无赖相。
　　第二章 哥哥的爱情　　不知道今天我到底是中了哪门子邪，心一直麻痒着，仿佛有无数只蚂蚁在
上面爬。
　　说实话，赵娜并不是我最喜欢的那种类型，我喜欢丰满健壮的女人，像林宝宝那样。
　　赵娜多大了？
我估计她不会超过十八岁，她没有林宝宝那么大的胸脯和屁股。
　　林宝宝和我哥是同班同学，他俩从小就要好。
放学路上，别的男女同学都分开走，我哥和林宝宝不，手牵着手，昂首挺胸往前走，旁若无人。
有一次，几个高年级同学在我哥和林宝宝走近的时候，将他俩围起来，来回推搡。
没想，推搡了不到两个来回，那帮人就跑散了--我哥手里攥着一把水果刀，林宝宝手里提着一块砖头
，分头追打这几个同学，直到把自己累趴下。
毕业以后，我哥和林宝宝就不那么“要好”了，白天看不到他俩在一起，晚上，我们家的院墙外偶尔
会响起几声野猫叫，林宝宝家的院墙外偶尔会响起几声口哨，三长两短，很有节奏。
接着，我哥和林宝宝的影子就会出现在老街的某个没有路灯的暗处，头抵着头，轻声呢喃。
　　我不明白，我哥明显是喜欢林宝宝的，很早就喜欢，可他现在为什么要对林宝宝那么冷淡？
　　我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天很蓝，阳光很亮，远处有一只老鹰在优雅地飞。
　　兰爱国走了，走的时候表情怏怏的：“喝完酒把啤酒罐给林宝宝送去啊，押金归你。
”林志扬擦着一头汗水进来了，扯着嗓子冲里屋喊：“哥，出门赴宴啦--”　　我哥在屋里回了一句
：“你跟老二先去，我随后到。
”　　林志扬拿汗衫扇跑桌子上的几只苍蝇，拉起我就走：“你小子也太不懂事儿了，咱哥出来这么
大的事情，怎么不隆重点儿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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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　　我扛起喝了一半的啤酒罐，怏怏地乜了他一眼：“没钱。
”林志扬的嘴咧得比蛤蟆还大：“没钱就别在家闲着啊。
邓大爷在三中全会上宣布了，只要自食其力都是光荣的。
”　　我不想说什么，一路闷走。
　　林志扬没趣地拍了一把墙：“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愿意跟着我去卖袜子，你是害怕芥菜头那帮人。
”　　眼前有一个扎着马尾辫的身影在晃，好像是赵娜，仔细一看又不是，脚下一绊，我的心忽然就
感觉发空。
　　我猛地将啤酒罐摔到林志扬的肩膀上：“我怕他？
他再来找我的麻烦试试？
”　　“哈，真能吹。
反正铁哥是不会跟他们拉倒的，他知道芥菜头是牛二的人⋯⋯”林志扬悻悻地横了一下脖子，“牛二
把咱哥折腾进去遭了两年多的罪，这么简单就完事儿了？
还有，去年芥菜头为什么找你的茬儿？
还不是牛二这个老混蛋在背后戳弄的？
他们那边的人看上咱们老街这块风水宝地了，想一步一步杀进来呢。
咱们老街的市场现在开放了，做买卖的都想往这边发展，谁的拳头大谁发财⋯⋯”　　“我没你那么
多的想法，”我打断他道，“我只知道谁欺负我，我就跟他没完。
”　　“咳，你的智力也就这么着了，”林志扬“哧”了一下鼻子，“自身有资源不会利用，永远都
是小混混。
”　　“谁是小混混？
你奶奶还是卖大炕的呢。
”　　“又他妈来了，”林志扬“嘭”地一跺脚，“你爷爷拉洋车！
”　　“可也是⋯⋯”我笑了，“咱们的种儿都不怎么样。
”　　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
”　　“什么意思？
”尽管我知道这句话的意思，可是从一个小学都没上完的人嘴里说出来，我还是不由得敬佩了一把。
　　“那意思就是，咱们的种不比那些当官儿的差。
”　　这个解释好像不太确切，我刚想揶揄他两句，一抬头竟然看见了赵娜，她站在她家的窗前，仰
着脸看天上的一抹云彩。
　　我的心咯噔一下，她是不是故意的？
她是不是看见我了，故意让我看见她？
　　我这里正琢磨用个什么办法让赵娜往我这边看，就发现我哥晃着一身腱子肉跟了上来，连忙往前
赶。
　　林志扬丢下啤酒罐，朝站在马路对面小饭店门口的林宝宝咧开了嗓子：“姐，赶紧的，你家相公
来啦！
”　　林宝宝像是被闪电击了一下似的，整个人一哆嗦，拧身进了饭店。
我哥弯下腰，沙沙地笑：“有点儿意思⋯⋯扬扬，你姐姐早就知道我回来了是吧？
”　　林志扬挑着眉毛笑：“我告诉过她了。
她忙了一上午呢，想要好好招待招待你。
”　　我哥顺手提溜起了啤酒罐：“这就是伟大的革命友谊啊。
”　　我哥跟林宝宝的友谊尽管可以上溯到幼年时代，但“伟大的革命友谊”是从农村这个广阔天地
开始的。
　　林宝宝初中刚毕业就下乡当了知青。
　　那时候我还小，我妈身体不好，街道上照顾我家，没让我哥下乡。
　　转过一年来，我哥在家里待不住了，死活要响应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号召，到“广阔天地”里去锻
炼自己。
我妈说，这事儿你可得想好了，去容易，回来可就难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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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哥说：“我没有班儿上，整天在家吃闲饭，一身力气没处使，还不如支援三大革命去。
”我妈抹着眼泪点了头。
我怀疑我哥是因为林宝宝才要求下乡的。
我曾经偷看过林宝宝写给我哥的信，尽管那里面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，除了毛主席语录就是“革命
友谊”，但我觉得这封信里面有暗号。
　　那时候下乡是按照籍贯下的，我家的籍贯跟林志扬家的籍贯是一样的，所以，我哥自然就下到了
林宝宝所在的那个公社。
　　记得我哥走的那天，骄阳似火，在一片锣鼓声中，满载知青的大卡车缓缓驶出老街，歌声留在老
街上空灿烂的阳光里：　　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　　大风浪里炼红心　　毛泽东思想来武装　　革
命造反永不停　　彻底砸烂旧世界　　革命江山万代红⋯⋯　　我哥下乡所在的那个村子与林宝宝下
乡所在的村子离得很近，只隔了三里路。
我听一个回城的老知青说，你哥是个情场高手，不知用了什么法子，他把“林大奶子”给逗引成了神
经病，整天往你哥的村子里出溜。
后来我知道，这话有出入，我哥不是情场高手，林宝宝才是呢，她把我哥给逗引晕了。
据说，林宝宝往我哥的村子里出溜得勤了，两个人就“出溜”到了床上，从此，公社知青点上的“色
蛋”们再也没有敢去骚扰林宝宝的，林宝宝的工分也拿得多了，跟男知青一样，还被当做男女同工同
酬的典型戴过光荣花。
　　1979 年冬天，老街所有的知青都回来了，只剩下林宝宝。
我哥阴着脸说，这婊子怀孕了，不敢回来丢人。
　　这事儿是不是真的，谁都不知道，反正来年春天，林宝宝回来了，瘦得脱了相，像一条扒了皮的
蝎虎。
　　兰爱国有一次喝多了酒，眉飞色舞地对一帮打扑克的人说，老铁真男人啊，把林宝宝弄大了肚子
，丢下就不管了。
　　这话传出来不到三天，兰爱国的眼睛就不斜了--成了斗鸡眼，舌头也好像被人割了，整天装哑巴
。
　　我哥没进劳教所之前，林宝宝托我给我哥带话，让他去广场等她，她有话要对他说。
　　我哥说，别理她，她家遗传，出婊子。
那天晚上，林宝宝没等到我哥，就跑到我家院墙外学野猫叫，我哥藏在门后，呼啦一下跳了出来：“
开批斗会啦！
”　　林宝宝怪叫一声，惊鼠般没了踪影。
　　后来，林志扬气哼哼地对我说，你哥哥真是拔“鸟”忘情，我姐姐好歹还“伺候”过他吧？
他怎么能那样对待她？
那一声“开批斗会啦”把她吓得三天没下来床。
当时我有些幸灾乐祸，我说，开个破批斗会她害什么怕？
是不是以前经常挨批斗？
林志扬把两条胳膊别到背后，屁股撅着，大声嚷嚷，你还记得这个动作吧？
咱们学校刘老师不就这样过吗？
　　我想，林宝宝肯定是跟刘老师犯了同样的错误--跟野汉子睡觉。
想象着林宝宝撅起大屁股坐“飞机”的样子，我开心地笑了，觉得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可真有意思，没
事就斗个破鞋消遣消遣。
　　我把这个感觉告诉我哥，我哥狠狠地抽了我一个嘴巴子，那是好玩的吗！
　　我哥去了劳教所以后，兰爱国告诉我，林宝宝大了肚子不假，可那不是你哥哥弄大的，是知青点
上一个姓邱的军代表。
　　林宝宝去劳教所里看过我哥几次，每次回来都顶着两只兔子眼。
　　每当这时，我爸爸都要痛骂我哥：“你什么玩意儿？
这么好的姑娘你都看不上，想找七仙女不成？
”　　我妈说，他爹，你可别这样说，咱家老大浑归浑，可也不能找那样的，鞋帮子都破露底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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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爸爸跟我妈瞪眼，我妈就哭，我妈说，咱家清清白白，不能要卖炕的，打死也不要。
　　我不上学了以后，闲得无聊，经常去林宝宝的小饭店玩。
　　林宝宝的小饭店是我们这条街第一家属于个人的买卖。
　　那个小饭店以前是街道上炸油条、卖大饼的铺子，后来林宝宝不知用了什么手段，把店里的人全
得罪光了，大家都不喜欢与她同事⋯⋯再后来，这个小铺子就成林宝宝自己的了，据说一个月才往街
道上交八块钱。
林宝宝炒菜很好吃，白菜都能炒出肉味来，很神。
　　我哥在饭店门口搁下啤酒罐，表情怪异地打量了一下门头：“名字起得不赖嘛，宝宝餐厅。
”　　门帘一掀，王老八弓着腰从里面钻了出来：“兄弟回来了？
”　　我哥偏了一下头：“不可以吗？
”　　王老八又钻了回去：“哎嗨，还忘了拿我的马扎儿了⋯⋯”　　我哥瞥了林志扬一眼：“就这
？
还他妈八爷呢。
”　　林志扬挑挑眉毛，做了个乌龟的手势：“八个毛爷，是这个。
他老了，以后别搭理他了，没意思。
”　　我哥用舌头顶着嘴唇，“啵”的一声放了：“有些账是必须还的，老了也得还。
”　　林志扬双手提着啤酒罐，用脚一挑门帘：“清场啦--本餐厅今天不营业，伺候姑爷！
”　　王老八侧着身子出来了：“别喊了，你姐早就清过场了⋯⋯”瞅见我，咧开嘴笑了：“二子今
天可真是乐坏了，哥哥回来了，再也不用发愁没钱花了。
”我没理他，这个家伙很没劲，跟我套近乎，上午见到我哥的时候还装深沉呢。
　　我哥反手摸了王老八的肩膀一下：“八叔，这些年我没在家，多亏你照顾，我这里谢谢你了。
不过，以后你不要再在老街晃荡了，我烦。
”　　王老八的脸跟没电的灯泡似的一暗：“我知道。
铁子，咱爷爷去世的时候⋯⋯”　　“闭上你的臭嘴吧，”我哥背着手往里走，“你作恶多端，应该
赎罪。
”　　门口一个虎头虎脑的半大小子“嗖”地从自行车上跳下来，尖声喊：“你又出来喝酒了？
回去，我妈找你！
”　　我哥回了一下头：“谁家的孩子这么猛？
”　　林志扬笑了笑：“王老八家的。
愁死人了⋯⋯这小子不学好，逃学，还抢同学的钱。
”　　我哥皱了一下眉头：“他家就出这个品种。
”说完，把头一扬：“宝宝，接客啦--”林志扬搓一把头皮，轻声嘟囔：“接客接客，这是到了什么
地方？
”　　我哥进门，拖过一个凳子，大马金刀地往上一坐：“孩儿他娘，在里面忙活什么？
出来见客呀！
”　　林宝宝出来的时候，头型变了，披肩发被她用一条花手绢扎在脑后，刘海好像用手指卷过，别
别扭扭地翻着。
　　瞥一眼我哥，林宝宝的喉头似乎有什么东西堵着，声音又细又小：“张铁，吃饭了没？
”　　“废话，”林志扬拉了林宝宝一把，“你忙活这一阵是什么意思？
”　　“吃了就是吃了，没吃就是没吃，”林宝宝的脸红了，“没吃就吃点儿嘛⋯⋯”说着，一扭屁
股进了厨房。
　　“看见了没？
”林志扬冲我哥撇了撇嘴，“装。
”　　“对，装。
”我哥歪一下脑袋，笑了。
　　林宝宝进出厨房的动作跟竞走运动员一样，不多一会儿就把桌子摆满了菜，冷的热的足有十几个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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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哥用筷子扒拉着那些菜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是不是少了点儿？
怎么着也得有海参、鲍鱼、燕窝、鱼翅啥的吧？
”　　林宝宝一哼：“就这，爱吃不吃。
”　　我哥没趣地嘬了一下牙花子：“这话说的⋯⋯不吃饿死啊？
你哥我不傻。
”　　林宝宝摆完菜，扭出门去，单手提着那罐啤酒，“咣当”丢在我哥的脚下，撅着屁股，抓起一
只大盆就往里倒。
　　我哥站起来，接过林宝宝灌满酒的盆子：“别忙了，我们自己来。
”　　林宝宝的身子微微一颤，脸红了：“别跟我客气，我习惯了。
”　　我哥放下盆子，瞥一眼门口，朝林志扬偏了偏头：“你去把三麻子喊过来，我有话问他。
”　　林志扬刚一出门，我哥的脸就拉长了：“宝宝，老邱最近还纠缠你吗？
”　　林宝宝懒洋洋地打了一个哈欠：“没什么，他那是为了孩子。
”　　“他现在干什么工作？
”　　“什么也不干，在家闲着⋯⋯去年转业在钢厂，后来人家说他属于第三种人，清理了。
”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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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体关注与评论

　　小时候，看着满天的星星，当流星飞过的时候，却总是来不及许愿。
长大了，遇见了自己喜欢的人，却还是来不及。
　　——听不了的爱　　爱情这东西，时间很关键。
认识的太早或太晚，都不行。
　　——2046　　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我只是突然在那一刻很想念她。
　　——开往春天的地铁　　我甚至连他的一张照片都没有。
他只活在我的记忆里。
　　——泰坦尼克号　　人生下来的时候都只有一半，为了找到另一半而在人世间行走。
有的人幸运，很快就找到了。
而有人却要找一辈子。
　　——玻璃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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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　　一部催人泪下人的爱情小说--男主角因为与女主角的相遇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
但彼此相爱的两人，却因为两家的家庭背景不同，永远无法走到一起。
时间的变迁，男孩因为女孩而身陷狱中，女孩父亲百般阻挠，无法相见，但两人心里都装着对方，直
到多年后的相见，依然不改初衷。
与《阿甘正传》里的阿甘和詹尼的感情有类似之处，给人以心灵的震撼。
　　一段跨越人生中最美二十年的情感之旅。
两个相识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恋人，在那段冲动的青春岁月里，因为爱，他们可以弥补身份的差异
，可以跨越时空的鸿沟，却抵不过命运的作弄。
当岁月变迁，容貌褪色，年轻时候的激情早已被风干，最初的梦想早已枯萎。
经过二十年磨砺后重聚的额两个人，能否还有力量填补人生的缺憾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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